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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时代的音乐”为新时代奏响，成为文化传播的符号和中外交流的桥梁

2400 多年前的编钟与改革开放美妙共振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皮皮曙曙初初、、喻喻珮珮

2018年 4月 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总
理莫迪在武汉进行非正式会晤，并共同参观湖北省
博物馆精品文物展。

被称为湖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的曾侯乙编钟
见证了两个伟大国家的携手。

1978 年 5 月，深埋于地下 2400 余年的曾侯
乙编钟在湖北随州擂鼓墩重见天日，震惊中外。因
为有了 1978 年的“巧遇”，便注定与中国改革开放
“同行”。

出土 40 年间，作为来自“孔子时期的声音”，
曾侯乙编钟以其恢宏气势、浑厚音色，不仅见证着
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事件，也拉近中国与世界的
距离，成为文化传播的符号和对外交流的桥梁。

“音乐奇迹”与“世界记忆”

“公元前五世纪，是一个精彩的世纪。人类的
自我意识出现了理性的觉醒，人们逐渐转变从‘神’
到‘人’的认识，也渐渐地从对艺术的憧憬，转为对
于技术的追求。”

2018 年 4 月 26 日晚，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
报告厅，一场题为《公元前五世纪的辉煌——— 曾侯
乙编钟的科技与文化》的学术讲座，吸引了来自这
所理工学校大批师生的浓厚兴趣。

主讲人冯光生说，那是一个群贤毕聚、群星丽
天的时代：世界上，释迦牟尼、毕达哥拉斯、苏格拉
底等横空问世；在中国，老子、孔子、墨翟、庄周等
相继登场；然而，有一个人，在 1978 年之前无人知
晓，但如今他所留下的文化遗产，却被越来越多的
人认为是那个时代罕有的瑰宝。他就是曾侯乙。

冯光生是曾侯乙墓考古发掘的亲历者之一。
在他眼里，曾侯乙墓中出土的曾侯乙编钟，是与公
元前五世纪前后的先贤们有着同样地位的惊世之
作，是中国礼乐制度巅峰的体现。

1977 年 9 月，一支部队在随州擂鼓墩平整山
头、兴建厂房时，偶然发现这座战国早期大型墓
葬。1978 年 3 月，以湖北省博物馆谭维四为队长
的考古队开始实地勘察，二十出头的冯光生也到
了工地上。

冯光生告诉记者，当年 5 月，考古挖掘工作正
式开始，这是学音乐的他第一次接触考古。经过短
期培训，从安全保卫，到文物清理，后来又涉足音
乐考古研究，40 年来，就此与曾侯乙编钟结下了
不解之缘。

回忆曾侯乙墓打开的那一幕，冯光生依然难
掩激动：“对一个没有考古知识的人来说，墓葬打
开，我看到的是一个 200 多平米的‘游泳池’，墓中
全是水。但是，伴随着潜水泵的马达声，水位缓缓
下降，我和在场所有人一样，完全惊呆了。”

让冯光生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从水中缓缓露出
的一根木柱、三层横梁，以及悬于梁下的一件件青
铜古钟。水落钟出，他被深深震撼：如此规模宏大、
气势磅礴、数量众多的一套青铜编钟，经历两千多
年竟然屹立不倒，只有两件甬钟掉到了泥中。

经过清理检测，曾侯乙编钟共有 65 件，编成八
组，悬挂在三层钟架上。全套编钟总重量 2567公斤，
加上横梁上的铜套、铜立柱，合计用铜达 4421.48公
斤。其中最大的一件甬钟，重达 203.6公斤。

曾侯乙墓的考古发掘轰动了全国及海外。而
冯光生回忆起这一与改革开放“同龄”的重大发现
时，总是以“开放”和“开创”作为关键词。

“从甫一出土，这件稀世文物就以一种开放的
姿态进入研究者和公众的视野。”冯光生向记者介
绍，曾侯乙编钟 5 月份出土，六七月份从全国各地
来的青铜器、古文字、音乐等各方面专家就云集随
州，开展研究。“所有的实物和文字资料都对专家
们开放，这在当时还是罕有的情形。”

音乐方面的专家有黄翔鹏、李纯一、王湘、吴

剑、王迪、顾国宝等人。冯光生被分配跟随黄翔鹏
开展编钟音乐研究。

早在曾侯乙编钟之前，包括黄翔鹏在内的音
乐文物小组已经先后到过山西、陕西、河南、甘肃
等地，对出土编钟进行研究，并提出了“一钟双音”
的发现。但是，这一新成果却每每被斥为“无稽之
谈”，没有人相信在一件钟上会发出两个不同的音。

看到曾侯乙编钟，黄翔鹏断言，每件钟上都可
以找到两个不同的音。这个断言不仅在每件钟上
得到证实，而且在每件钟上每个音的敲击点，还有
铭文，这个铭文恰恰与所发出的音相吻合。

“曾侯乙编钟的出土，中国先秦乐钟的‘一钟
双音’才被世人普遍认可。”冯光生说。

在曾侯乙编钟的钟体、钟架和挂钟构件上，共
有 3700 多字铭文。这些铭文不仅标注了各钟的发
音律调阶名，还清楚地表明了这些阶名与楚、周、
齐、申等各国律调的对应关系。

音乐学家们发现，曾侯乙钟铭简直是一部成
套的乐律体系，其中出现了十二律及其异名达 28
个之多，其中大多数早已失传。冯光生至今仍然惊
叹：“这是一部金光闪烁的乐律经，足以改写中国
古代音乐史和世界古代音乐史。”

“曾侯乙编钟是轴心时代音乐文化的高峰。”
湖北省博物馆研究馆员张翔说，曾侯乙编钟不可
辩驳地表明，在公元前 5世纪，中国已经有了七声
音阶，有旋宫转调的能力，有良好的音乐表现性
能，同时它体现的是一个系统工程，在结构力学、
冶金铸造、雕塑等方面，都是很高级别的震撼。

2016 年 10 月，第十届国际音乐考古大会在
武汉举行，期间在韩国汉阳大学权五圣教授的倡
议下，来自世界各地的 170 位代表签署《东湖宣
言》。学者们一致认为，曾侯乙编钟是世界上绝无
仅有的重大发现，在人类文化史、音乐史、科技史
等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展现了人类智慧在“轴心时
代”所创造的高度。

曾侯乙编钟的伟大价值成为国际共识。

“来自孔子时代的声音”为当今

时代奏响

“只见其形，不闻其声，不算认识编钟。”曾侯
乙编钟出土后，几位音乐专家就希望让编钟“复
活”，并得到了相关部门的认可和支持。由黄翔鹏
担任艺术指导兼指挥，从部队宣传队选调了几名
青年演员，又从湖北省博物馆抽调了几名讲解员，
组成一个前所未有的乐队。

1978 年 8 月 1 日，曾侯乙编钟出土后不到 3
个月，一场史无前例的曾侯乙编钟原件演奏音乐
会在随州一处礼堂举行。

礼堂里肃穆安静。随着画外音对曾侯乙墓的
发掘概况徐徐道来，开篇曲目《东方红》缓缓奏响。
熟悉的旋律，却由沉睡了 2400 余年的曾侯乙编钟
奏响，感觉尤为奇妙。

接下来，既有专为实验编钟音乐性而创作的
《楚商》，也有特意改编的中外名曲《一路平安》《欢
乐颂》等，最后音乐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这是来自孔子那个时代的音响，第一次向公
众公开发声。现场掌声雷动、气氛十分热烈。”回忆
当时情景，冯光生仍然非常激动。当时，他就是《东
方红》的领奏，是第一个面向公众敲响曾侯乙编钟
的人。

在他眼里，这次演奏更有一层深意：考古发掘
为了谁？不只是为专家、为研究，更重要是为民众，
为古代文化的当代滋养。这恰恰体现了与改革开
放同步的对待文物的新态度。

40 年后的今天，湖北省博物馆已有一个专门
的编钟演奏厅和一支专业的编钟乐团。作为陈列
展览的延续，乐团以曾侯乙墓出土乐器为基础，创
造出一台古乐器演奏会，每天吸引海内外观众排

长队入场观看演出。平均每天演出 3 至 4 场，一年
至少 1100 场，几乎场场都是满座。

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方勤告诉记者，“让文物活
起来”，湖北从曾侯乙编钟出土后就开始实践了。
在编钟复制开始成型之后，湖北省博物馆把动态
的、能演奏的编钟复制件搬进博物馆。

“虽然现在的博物馆对于音乐演奏早已司空
见惯，可是在当时用‘演奏+科学报告’‘动态展示+
静态展示’的形式展示文物，在全国引起轰动，从
普通观众到学术界，均为之动容。编钟乐舞也得以
成为湖北特色，名震全国。”

冯光生说，曾侯乙编钟出土后就没有落入传
统的文物保护窠臼，而是努力地让它实现“原音重
现”，让它“复活”，以满足普通观众对这件乐器的
心之神往。也正因为如此，曾侯乙编钟出土 40 年
来，每每为改革开放大事件奏响，古老乐钟与时代
发展“美妙共振”。

1979 年，新中国成立 30周年国庆期间，湖北
省博物馆与中国历史博物馆在京联合举办“湖北随
县曾侯乙墓出土文物展览”，曾侯乙编钟原件展出
并现场演奏。中国古代的神奇乐音，从此传向世界。

这也是曾侯乙编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离
开湖北、离开湖北省博物馆。

在此期间，时任湖北省博物馆馆长、主持发掘
曾侯乙墓的谭维四先生开始为曾侯乙编钟的复制
工作四处奔走。在做一次争取国家立项支持编钟
复制的发言时，因劳累过度，突然晕倒。

作为国宝级的出土文物，曾侯乙编钟必须得
到妥善保护。于是编钟的复制很快被提上日程。在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时代氛围感召下，由
湖北省博物馆、武汉机械工艺研究所、武汉精密铸
造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等六家单位
联合组成科研小组，开展曾侯乙编钟复制攻关。

1983 年，第一套曾侯乙编钟复制件通过国家
验收，达到了“形似”“声似”的效果。

1984 年国庆期间，湖北省博物馆“编钟乐团”
应邀赴北京，用刚刚荣获文化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的曾侯乙编钟复制件，为共和国 35 岁生日献上了
首场大型民族交响乐。

自此，由曾侯乙编钟所带来的历史强音，持续
为中国改革和开放的时代奏响。

1997 年香港回归，音乐家谭盾创作大型交响
曲《一九九七：天地人》，“编钟乐代表着中国灿烂
的历史和古老的文化而贯穿乐曲始终”。

湖北省博物馆编钟乐团音乐总监马业平介
绍，这一次，经过特批，曾侯乙编钟原件再次被敲
响，录制了十分珍贵的声像资料；而在香港回归庆
典演出的现场，曾侯乙编钟复制件雄浑深沉的乐
声，激荡人心，震撼寰宇。

10 年之后，谭盾为北京奥运会颁奖仪式创作
音乐，将曾侯乙编钟原件声像资料调出来，又使用
了一次，“完美地结合了古今音乐和民族元素”，以
曾侯乙编钟的原声和石磬的声音，形成了“金玉齐
声”“金声玉振”的艺术效果。

“托举”编钟者的“雕龙文心”

位于武汉市古田一路的武汉精密铸造有限公
司保存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红砖灰瓦的厂房，破
旧但是高大宽敞。老旧的铸造车间里，一直坚守着
一项“雕龙文心”的技艺：复制编钟。

公司前身武汉精密铸造厂就是最早参与曾侯
乙编钟复制科技攻关的单位之一。

“以前，精密铸造的国家标准都是我们厂设立
的，但是到了 80 年代改革开放，下岗潮冲击了整
个厂，生产开始走下坡路。”1990 年，李明安出任
厂长，为寻找脱困突破口，热爱编钟的他又想到了
编钟复制。

然而，编钟复制却是一件浩大而精细的工程。
曾侯乙编钟是如何铸造出来的？文献资料少

之又少。李明安和他的团队借鉴文献记载铸钟
“陶范法”，结合现代工艺和校音仪器，通过制
模、焙烧、熔炼、浇铸、打磨、修音等步骤，自己探
索出一套完整的编钟复制操作流程。

他说，编钟铸造涉及的学科极为庞杂，包括
冶炼、铸造、力学、音乐、美工等，涵盖了文化和
技术的交融，不仅要有高超的铸造技艺，还要有
一定的文史修养。

他更感叹，对编钟铸造钻研得越深入，越是
惊叹古代工匠高超的技术。“在 2000 多年前，这
绝对是当时的高科技，不亚于今天的航天航空
科技。”

冯光生告诉记者，曾侯乙编钟的“一钟双
音”来自于其独特的钟型———“状如合瓦”。像两
片瓦扣合在一起，编钟上有两个不同的振动模
式，再通过钟壁的厚薄，来控制声音的高低。

在曾侯乙编钟的钟体内部，还可以看到一
道道人工打磨的凹槽，表明古人是通过打磨钟
壁的厚度来得到一个钟上两个规范的乐音。

用现代仪器检测，不仅每件钟上两个音之
间非常规范，全套编钟的钟与钟之间、组与组之
间，也约束得十分精确。曾侯乙编钟的甬钟共有
22 组重复音，其中半数以上重复音的误差仅在
15 音分以内，其余的误差也在 20 音分之内。绝
大多数都在现代音乐家的音准宽容度之内。

“在‘以耳齐其声’的原始条件下，需要经过
何等艰苦的磨砺，才能达到如此精确的设计标
准！”冯光生说。

现代复制依然要经过这样艰苦的磨砺。
从开始制模到最后修音，任何一点差池都

会影响编钟的音准与音色，甚至前功尽弃。
在调型工作间，42 岁的肖胜国师傅正在对

一口蜡制镈钟模进行调型。这口钟的铣间距离
不足，肖胜国往侧鼓的位置涂蜡。“调好整个大
钟需要至少三四天。”

肖胜国向记者介绍，调型最难的是外层的
垂直度，正鼓、侧鼓、铣棱的厚度也非常重要，调
型的好坏决定后续的工作量，可以有效减少后
续调音的工作量。如果太薄，就失去了调音的空
间，变成一口废钟。

肖师傅说，自进厂以来，每天面对这样的
“蜡钟”反复削磨已有 10 余年。“这项工作压力
很大，却也充满成就感。”

浇铸完成，还要进行调音。用砂轮对编钟内
侧进行削磨，一点一点减少误差，这个过程漫长
而精细，一件钟往往就需要花费 4 到 10 天才能
完成。而一旦磨多了，整个钟就废了。

“一件编钟的调音就已经让调音师煞费苦
心，想要让整套编钟具有协调性，难度可想而
知。”就是这样繁琐精细的铸造、调音工作，李明
安和他的团队一干就是 30 年。

随着李明安等越来越多致力于传播编钟文
化的专家不懈努力，更多编钟复制件得以走向
全国甚至国际舞台，在海外孔子学院、中国文化
中心，在德国的音乐厅、美国的博物馆，奏响华
美的乐章。

冯光生一直有个观点：“用放大镜看曾侯乙
编钟，你会发现更多精彩。”

在“放大镜”下，曾侯乙编钟钟架上的 6 名
佩剑武士会更加醒目。立于钟林的 6 名武士上
下成对、左右成列，面容安详而坚毅，体态轻盈
而稳健，却“托举”着 2500 多公斤的全套编钟。
每当钟声响起，他们仿佛正在应和、吟唱。

“器以载道，中华文化自古讲求一种寄寓。
国人造物，不止停留在实用层面，而是通过其形
态语言，传达出一定的审美情趣和精神境界。”
冯光生说，这就是一种“雕龙文心”的境界。

今天，也正是由于这样一批致力于编钟研
究的中坚力量，犹如曾侯乙编钟钟架上的铜人
一般，“托举”着曾侯乙编钟所承载的传统文化。

“传统是一条河流，在黄浦江的入海口，一
定有金沙江的那滴水。”这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老
专家黄翔鹏对学生冯光生说过的一句话。这句
话一直激励着冯光生倾其一生播撒编钟文化的
种子。

活跃在文化传播的舞台上

文物的艺术价值很容易引起共鸣，能够有
效增进不同国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之间相
互了解，在促进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
的作用。

武汉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昌平作为讲解
员，为中印领导人讲解曾侯乙墓出土文物。“曾
侯乙编钟早已超越了荆楚文化的含义，代表的
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和世界文化进行交流。”他
说，以编钟演奏欢迎莫迪造访，是古老传统文化
在当今国际交往活动中的重要体现。

40 年来，编钟以展览、展演和艺术交流等
形式，频繁地参与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为弘扬优
秀的民族文化作出了特殊贡献。

“很多文物我们习以为常，外国观众看了却
感到特别震撼。”方勤告诉记者，外国观众对编钟
的欣赏、喜爱及赞叹常常出人意料。美国著名慈
善家肯尼斯·贝林到访武汉参观博物馆，立即被
编钟所震撼，激动不已，请求复制一套运往美国，
作为在美国揭幕的一家博物馆“最大的亮点”。

“韩国、俄罗斯的学者来看了之后，都认为
还应该进一步推广，让欧洲乃至全世界都了解
我们的编钟。”2014 年，博物馆在俄罗斯举办了
馆藏商周青铜器特展，吸引了当地众多中小学
生参观，这些孩子们还创作了很多绘画作品，其
中编钟和越王勾践剑是最重要的主题。

重要的文物已经成为文化符号，具有经久
不衰的魅力。每年都有很多外国观众到博物馆
欣赏编钟演奏，当《欢乐颂》《友谊天长地久》《喀
秋莎》等世界名曲响起时，无不惊叹不已。对文
化艺术的共同感悟一下子拉近了外国观众和中
华文明的距离。

马业平说，从他 2006 年接手湖北省博物馆
编钟乐团以来，这支队伍发展至今形成稳定的
28 人乐团，除了随外展出国演出，乐团也常常
受到国际社会的邀请，在世界各地的音乐厅、博
物馆进行表演。

编钟有时在外交中所起的作用也十分微
妙。马业平说，几十年来，观看过曾侯乙编钟、欣
赏过编钟乐舞的各国政要众多，面对这一世界
奇观，他们无不热情赞叹。编钟成为增进中外友
谊、促进世界文化交流的“特使”。

湖北省博物馆编钟乐团团长付强说：“自
2003 年到湖北省博物馆，15 年间随团到荷兰、
比利时、日本、韩国、意大利、美国等 10 余个国
家和地区进行演出。”

最令付强难忘的是，去年到美国旧金山黑
鹰博物馆进行展演的经历。来参观的每一名观
众，都对中国文化、对编钟乐舞充满兴趣。有一
位美籍华人李先生来看了三次，第一次一个人
来，第二次带了朋友来，第三次带来一整个团
队。

“作为‘二代移民’，李先生出生至今很少回
到中国。他用不是很流利的中文和我们说，编钟
勾起他对祖国的向往，他很想回到中国看看，看
看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看看生机盎然的大好
山河。”付强说，我们不远万里地过去，不仅向海
外观众传播中国文化，也让华人华侨感受到祖
国的文化底蕴。

致力于编钟文化传播的还有武汉音乐学院
中乐系主任谭军。

“从 1985 年进武汉音乐学院当学生开始，
老师就带着我们到省博去上实践课。学习编钟、
教授编钟，已经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谭军说。

除了《一九九七：天地人》的编钟演奏者之
一的身份，谭军为人熟知的“守护”工作还要归
功于由他所开设的“编钟古乐演奏课”。

这门课程开设于 2000 年，当时选课的学生
仅为 16 人，直到 2002 年课程人数升至 30 多
人。如今以这门课程为基础成立的“武汉音乐学
院青年编钟乐团”固定成员达 35 人，以青年学
生的姿态在世界各地演出，为世界观众演奏编
钟乐曲。

谭军说，开设编钟演奏课程主要是培养人
才和生产精品，作为博物馆、歌舞剧院等演出形
式的补充和延伸，向更多的观众推荐这一人类
共有的音乐记忆。

连同湖北省博物馆编钟乐团、武汉音乐学
院青年编钟乐团，以及湖北省歌剧舞剧院，3支
编钟演奏团体，因不同的研究侧重点，进行着相
似的工作性质——— 将“活起来”的编钟文化播撒
到世界各地。

作为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中心研究馆员的
冯光生早已离开湖北，但他还会经常回到湖北
省博物馆。他说自己是曾侯乙编钟的发掘者、复
制者、传播者，更是曾侯乙编钟的“侍奉者”。

“40 年了，我感觉曾侯乙编钟研究还很年
轻。它是列祖列宗所积累的音乐的、文化的、技
术的辉煌。它是一个传承的、集成的过程。虽然
它是一件文物，但是我感觉它依然活着。”

曾侯乙编钟是世界

上绝无仅有的重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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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编钟错金铭文。 ▲曾侯乙编钟原件全景。 （资料图片由湖北省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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